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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開車經過錢塘江
大橋，橋上車水馬龍，橋
底江水滔滔。今年九月，
錢塘江大橋迎來了七十五
周歲。許多網友驚嘆，大
橋竟然為大家服務了七十

五年，而且現在每天仍有一萬多輛汽車、一百
二十多列火車從橋上經過，看來再為杭州人服
務二十五年，成為 「百歲老人」完全有可能。

錢塘江大橋的 「牢不可摧」堪稱奇，在
抗戰、解放戰爭年代，大橋幾次被炸，都沒有
倒下。橋樑專家說，要炸毀大橋沒那麼容易，
如果炸藥沒放對地方，爆炸最多帶來一點皮外
傷。

對於杭州來說，錢塘江大橋是次於西湖、
三潭印月之外的一個城市標識，前者在於人文
，後者還是在於人文。前者的 「人文」是基於
風光、文化的綜合，而後者的 「人文」基於的
是科學、工業的綜合。

當各地頻頻出現 「樓歪歪」、 「橋倒倒」
的當下，那當年只憑藉人工建造起來的錢塘江
大橋，真的是一位 「獨孤求敗」的老人了。

現在許多人關注國貨、民族工業，嘆它們
的不爭氣。懷念幾十年的 「國民床單」的質量
，懷念永久、鳳凰牌自行車的經久耐用，還懷
念回力鞋的價廉物美……為什麼我們現在製造
不出這樣的 「經典」，不是因為生產技術在倒
退，而是誠信在倒退。

如果追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軔，無法迴避
晚清的洋務運動，也無法迴避工程技術的 「西
風東漸」，以及伴隨科學技術引入國門的
「嚴謹、科學、誠信」，不惟官，不惟權的現

代文明理念。
就有專家稱，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軔是極具 「國際範」

的，沒有經過 「商業化洗禮」的士子，血液裡流淌的是傳統
道德的血液，懷的是報國的夢想，他們一旦掌握了當時西方
先進的科技，就會處處留下經典和傳奇。

曾在美國求學的茅以升建造錢塘江大橋，就是鮮活一例。
在中國，無人不知詹天佑。小時候的課本上說，詹天佑設

計建造中國的首條鐵路──京張鐵路，是因為他有志氣。在地
形如此複雜的地區，連掌握核心工程技術的洋人也覺得有難度
的時候，僅靠志氣是修不好鐵路的，要在河裡架橋、要穿山洞
，要在峭壁上闢路，志氣幫不了大忙，靠的是嚴謹的科學態度
。詹天佑是晚清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學的學子之一，他們是曾國
藩、李鴻章等洋務派歷史功績中的一個亮點。這一百二十名留
學生學成回國後有的成了大臣，有的成了專家。

「工程就是良心和誠信」這句話現在時時被提及。百年前
的工程技術與如今相比，已有天塹之別。我們造出了那麼多的
豆腐渣工程，而詹天佑的那個時代，僅靠人工，就給我們留下
了經典。現在京張鐵路八達嶺段仍在使用之中，每天有列車轟
隆隆駛過。讓我們知道什麼叫 「百年工程」。這真的不是技術
問題，而是良心誠信問題。

要成事，先做人。不行 「人」道，難成大事。詹天佑十多
歲來到美國，按照晚清朝的規定，需 「寄養」在美國人普通家
庭中教養，當時美國許多家庭報名要求 「收留」這些中國孩子
。詹天佑就住在善良的諾索布夫人家裡。詹天佑回國後，他與
諾索布夫人通信不斷，噓寒問暖，感恩當年她的幫助和教育。

詹天佑的誠樸、篤信和感恩，讓諾索布夫人非常感動，那
些信件作為家庭遺產，一直由後代保存，成為她們家族最為
溫暖的記憶。

君子不修德，難以成諸事。
民族工業之振興，現在恐怕不缺技術，缺的是像詹天佑、

茅以升身上的那種 「愈久而彌新」的傳統道德觀念，以 「誠」
與 「信」為人處世，以 「誠」與 「信」鑄造工程。

本來，這是我們民族工業最初的 「魂」。

周末，驅車回鄉下，遇
到了開滿田園的番薯花。

車子在公路上疾馳，車
窗外是一個又一個村莊與圍
繞着村莊的田野。展目望向
廣袤的田野，突然發現田野
上一眭又一畦的農田上開滿

了粉紫色的花兒，開成粉紫夢幻的一片，風景撩
人。禁不住下車步行，走近田園才知道，那是番
薯花呀！

此時的番薯地裡，番薯葉是墨綠色的，有的
甚至是赭黃，像舊得掉色的暗淡外套，顯得毫不
起眼。而那一朵朵淺紫的小花，就靜靜地開在墨
綠墨綠的薯葉間。那花兒像牽牛花，但要比一般
的牽牛花小上一圈，花朵呈粉紫色，花瓣向外顏

色漸漸轉淡，花心呈玫瑰紫，花蕊是黃色的，看
起來非常漂亮。那番薯花兒，像小孩嬌俏的笑臉
，迎着太陽仰着頭，又像一個個小喇叭，在晨風
中吹響。無數花兒開遍整個田野，開成一片花海
，繁盛，夢幻，觸動人心的美，讓人如墜夢境。
整個番薯花開的田野，彷彿一塊巨大無比的碎花
棉布，晾曬於大地上，那俏麗雅致的花色惹起了
我的剪裁慾望，我心裡想，用這塊棉布裁一件旗
袍或者長裙，穿在身上肯定風情旖旎，非常好看。

面前嬌俏的番薯花勾起了我那塵封在歲月深
處的記憶。小時候，我在家鄉那個靜謐的小村莊
裡生活，每天上學、放學的時候，要走過一條田
間道路，道路兩旁的番薯地裡，番薯花盛開，或
淡紫，或乳白，或粉紅，平添了番薯地的嫵媚。
那是一種單純活潑的美。那時我總會停下腳步，

摘幾朵番薯花，或插在髮間，或拿在手裡揮舞，
然後快樂地蹦蹦跳跳，那時的心情，因了幾朵盛
開的番薯花而充滿了歡欣。

詩詞中，古今中外的詩人都愛詠花，而唯獨
鮮見吟詠番薯花的詩詞，這不能不算是一種遺憾
。倒是民國年間福建南安人吳增的《番薯雜詠》
詩集裡，能覓到一首讚美番薯花的詩： 「一樣花
開小錦葵，儂家籐本較人肥。剪籐鄰女未曾到，
但見花間蝴蝶飛。」 詩人在地裡剪番薯籐，看到
成群結隊的蝴蝶圍繞着喇叭形紫紅色的薯花蹁躚
起舞，禁不住詩情大發而作了這首詩，詩中流露
了詩人喜愛薯花、讚美薯花的感情。

在這個北風漸寒的季節，在田野中行走，見
到開遍田園的番薯花，惹人情思無限，滿園旖旎
間，盡是馨香詩意。

我的書架上，曾置有
署名齊放翻譯的劇本，如
《熙德》、《昂朵馬格》
（此兩劇八十年代後分別
收入《高乃依戲劇選》和
《拉辛戲劇選》重新出版
）、《羅曼．羅蘭革命劇

選》等等。買書和閱讀均在六十年代初，信息極為
匱乏，很難考證 「齊放」是什麼人。不過有兩點是
肯定的：第一，譯者通法語（儘管他也譯蘇聯、羅
馬尼亞的作品）；第二，譯者對戲劇有偏嗜。同樣
在六十年代初，我在周煦良主編的《外國文學作品
選》裡，讀到馮鍾璞（宗璞）、陳澂萊譯的繆塞的
詩，從此留下了印象，但出版於一九六○年的《繆
塞詩選》卻一直沒能買到。直到二○一一年，才從
孔網淘到一冊，原價六毛七的小書，現價一百二十
大元。

十餘年前，讀鄧雲鄉的《文化古城舊事》（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第五章 「中旅保姆」
一節，談到陳綿其人，引起我的注意。陳綿，字伯
早，福建閩侯人，其父為清末郵傳部尚書。陳綿早
年畢業於北大，後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藝術學院
攻讀戲劇導演，獲藝術博士。回國後曾任中國旅行
劇團導演，又到中法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據鄧雲
鄉回憶，陳在家中與太太、女兒（鄧文沒說清楚是
與哪位太太哪位女兒，因為他有兩位太太，兩位女
兒）都講法語，與法籍的二太太吵架，更是滿口法
語。他的大女兒陳徵（原文如此）萊，女師大法語
系畢業，解放後在文藝大樓作法文翻譯，《可尊敬
的妓女》就是她翻的，可是遭遇不幸，也早死了。
據鄧語焉不詳的暗示，陳綿北京淪陷期間雖被日本

人抓過兩次，但也有 「落水」之嫌，不但在五六十
年代其罪難綰，就是在傅斯年看來，也在該攆出北
大之列。鄧文最後說，解放後，陳在外國語學院作
法文教授，以 「齊放」為筆名寫點小文章，文化大
革命一關，未過去，整死了。云云。《文化古城舊
事》一書校勘不精，作者行文也每見粗疏之處，人
名常有訛誤，如說齊放只寫點小文章便不確。據我
的檢索，陳綿以筆名齊放在一九四九年後出的書
（包括與他人合譯），達十冊之多，這應該不是小
文章吧。

讀畢鄧文，我查了《中國翻譯家詞典》（中國
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版）。該詞典的
陳綿條沒註明卒年，也不曾拈出他的 「落水」經歷
。而與陳綿同時的著名翻譯家錢稻孫（曾任偽北大
文學院院長、校長），詞典同樣不曾拈出其 「落水
」經歷，有說錢已不作漢奸看待，則陳綿更不屬漢
奸，此說然否，不得而知，姑錄以備查考。

說來也巧，近日讀了一冊《淪陷時期北京文學
八年》（中國和平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張泉著）
，在第五章第四節 「古城文學家」中，又讀到了與
陳綿有關的文字。首先，該書註明陳綿歿於一九六
六年（錢稻孫同歿於一年，張泉誤將錢歿定為一九
六二年，對於文革的過來人，歿於一九六六年意味
什麼，大概與蘇聯時代的歿於一九三七年相近）
。繼而，作者寫道， 「一九四二年九月偽華北作家
協會成立時，他又以國立藝專教授的身份擔任評議
員。次年八月，作為華北的代表前往東京出席第二
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在會上表示，他深受大會
熱烈情緒的鼓舞，準備絞盡腦汁盡文人的責任。」
顯然，陳綿的這些言行，都令他在以後的歲月中吃
不了兜走，而且累及後人。鄧雲鄉說的到外國語

學院任教，我想就是讓他換個名字有地方譯書餬口
，用當時的說法就是養起來，課是上不了的，陳綿
之於齊放，猶周作人之於周啟明。他們中間，只有
錢稻孫是例外，譯作署的還是自己的大名，當局聽
之任之，這裡有些什麼蹊蹺，同樣不得而知。

最後，應該談到陳澂萊的合作者宗璞的回憶。
關於陳澂萊，宗璞曾寫過兩篇散文，那是收集在
《鐵簫人語》（青風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
的《水仙辭》和《三幅畫》。宗文對合作者的出身
不置一詞，也就是說，她或者不知陳父其人，或者
不想提。鑒於當年政治第一的氛圍，似陳這樣 「顯
赫」的家世，同機關的人是很少不知道的，看來還
是以後者居多。下面是宗文的節錄： 「我們曾一起
翻譯《繆塞詩選》，其實是她翻譯，我只潤飾文字
而已。」 但合作者的翻譯觀南轅北轍，用宗璞的話
來說， 「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我說
譯詩不能太認真，因為詩本不能譯。她說詩人就是
認真的，譯詩的人更要認真。」 儘管宗璞當過多年
的《世界文學》編輯，也算是翻譯界的老前輩，但
我還是要說，斯言謬矣！陳澂萊是對的，我當引以
為同道，雖然天分、訓練有高低優劣之別，譯詩這
一試驗本來成功的希望就不大，但認真兩字必不可
少。

宗璞最後寫道， 「澂萊於一九七一年元旦在寒
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原由。我曾為她
寫了一篇《水仙辭》的小文。現在誰也記不得她了
，連我都記不準那恐怖的日子。」 又說， 「她也是
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點固執，是無與倫比了。
因為固執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斷。」 作家以詩筆
為文，一唱三嘆，自有自己的剪裁取捨之道，不能
面面俱到乃事所固然，但我還是要說，她太吝惜筆
墨了。

兩代翻譯家的遭遇，我斷斷續續讀了四十多年
才讀出了一個梗概。也許有人早已為文加以揭櫫，
只是我一直懵然無知而已。陳綿距我太過遙遠，我
只能表示惋惜；但曾幾何時，陳澂萊式的人物就近
在眼前，她譯的兩行繆塞的詩： 「當痛苦、流亡和
無窮的歲月，／迫使這顆絕望的心枯萎。」 竟一語
成讖，聞者寧不發為浩嘆？

對
於
唐
山
，
我
總
有
種
複
雜
的
情
結
。

早
年
在
天
津
工
作
，
唐
山
近
在
咫
尺
，
卻
總
沒
有
走
進
這
座
城

市
。
這
次
去
北
京
探
親
，
加
上
唐
山
朋
友
的
邀
請
，
便
成
行
了
。
北

京
到
唐
山
只
有
一
百
多
公
里
，
一
個
半
小
時
的
車
程
，
唐
山
就
呈
現

在
我
們
眼
前
了
。
彷
彿
夢
境
一
般
，
將
多
年
來
我
對
這
座
城
市
的
想

像
，
一
點
點
現
實
地
展
現
在
我
眼
前
。

寬
闊
的
道
路
，
整
齊
的
樓
房
，
穿
梭
的
車
流
，
現
代
的
商
業
，

步
履
從
容
的
行
人
，
一
切
似
乎
那
麼
熟
悉
，
又
那
麼
陌
生
。
有
誰
看

出
，
就
在
這
裡
，
三
十
多
年
前
的
一
個
夏
夜
，
一
場
罕
見
的
災
難
，

像
一
把
利
劍
，
深
深
刺
向
唐
山
，
大
地
劇
烈
震
顫
，
城
市
一
片
廢
墟

，
唐
山
，
成
了
一
座
人
間
地
獄
，
一
座
二
十
四
萬
人
頃
刻
消
失
、
七

千
多
個
家
庭
絕
戶
的
悲
慘
城
市
。

一
九
七
六
年
唐
山
大
地
震
，
我
還
是
個
孩
童
，
卻
倔
強
地
記
住

了
唐
山
地
震
後
波
及
到
我
們
這
個
城
市
的
恐
慌
。
這
座
城
市
，
從
小

就
以
一
種
痛
楚
烙
記
在
我
的
心
中
，
三
十
多
年
過
去
了
，
但
對
於
這

座
城
市
的
記
掛
，
對
於
劫
後
唐
山
人
的
生
活
，
都
傾
注
了
我
的
想
像

，
更
多
的
是
關
注
和
繫
牽
。
這
麼
多
年
來
，
一
提
及

唐
山
，
我
的
心
情
就
莫
名
複
雜
起
來
，
除
了
心
痛
，

還
是
心
痛
。
但
眼
前
的
唐
山
，
卻
是
一
座
鮮
活
的
年

輕
城
市
。
人
們
衣

光
艷
，
表
情
沉
靜
。
太
陽
暖
暖

的
，
大
釗
公
園
裡
大
片
的
銀
杏
樹
落
葉
，
金
黃
一
片

。
抗
震
紀
念
館
廣
場
上
，
嬉
鬧
的
孩
童
風
一
般
跑
過

，
繞

紀
念
塔
一
圈
，
又
飛
奔

鑽
進
了
遊
樂
園
，

傳
來
一
陣
陣
風
鈴
般
的
笑
聲
。我

們
沒
有
時
間
去
看
唐
山

遵
化
的
清
東
陵
，
也
沒
有
情
致

去
探
幽
大
成
山
，
我
還
是
請
唐

山
的
朋
友
帶
我
們
去
看
看
地
震

遺
址
公
園
，
去
看
看
抗
震
紀
念

館
，
我
想
探
尋
和
感
受
的
還
是

那
場
地
震
如
今
遺
留
的
點
點
滴

滴
。

在
唐
山
市
中
心
的
﹁唐
山
抗
震
紀
念
館
﹂
是
一

座
圓
形
的
宏
大
建
築
，
如
今
成
為
到
唐
山
的
外
地
人

必
去
的
地
方
。
館
內
參
觀
者
眾
多
，
大
家
靜
靜
聆
聽

講
解
員
介
紹
，
神
情
凝
重
，
除
了
唏
噓
的
感
嘆
，
沒

有
一
絲
喧
嘩
。
出
紀
念
館
便
是
抗
震
廣
場
，
廣
場
的

東
頭
是
巨
大
的
抗
震
紀
念
碑
，
猶
如
四
隻
通
天
巨
臂

堅
韌
地
矗
立
在
那
裡
。

河
北
聯
合
大
學
內
的
唐
山
大
地
震
遺
址
，
已
經
成
為
了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巨
大
的
圖
書
館
大
樓
，
如
今
成
為
了
殘
垣
斷
壁
，
站
在
廢

墟
前
，
我
們
彷
彿
感
受
到
了
大
地
劇
烈
震
動
。
廢
墟
遺
址
上
，
幾
隻

貓
咪
慵
懶
地
曬

太
陽
。
校
園
裡
學
生
步
履
匆
匆
，
極
少
投
入
遺
址

一
眼
，
只
有
我
們
一
行
人
，
虔
誠
地
站
在
遺
址
前
，
心
難
撫
平
。

經
過
災
難
的
唐
山
人
說
起
那
場
地
震
，
說
起
一
切
和
生
命
有
關

的
話
題
，
都
異
常
平
靜
。
他
們
經
歷
了
生
與
死
，
經
歷
了
親
人
的
生

死
離
別
，
他
們
更
懂
得
生
的
美
好
。
唐
山
的
朋
友
說
，
他
們
喜
歡
叫

如
今
的
唐
山
為
新
唐
山
，
一
切
都
是
新
的
，
一
切
都
是
在
廢
墟
上
不

屈
成
長
的
新
唐
山
。

據
說
劫
後
的
唐
山
離
婚
率
很
低
，
夫
妻
彼
此
包
容
和
扶
持
。
社

會
上
，
人
人
和
睦
互
助
。
歷
經
劫
難
的
唐
山
人
，
才
真
正
懂
得
活


的
珍
貴
，
才
真
正
懂
得
一
切
功
名
利
祿
，
在
災
難
面
前
都
顯
得
那
麼

卑
微
，
不
堪
一
擊
…
…

出
唐
山
的
時
候
，
正
好
碰
到
一
結
婚
的
車
隊
。
我
想
，
新
唐
山

又
新
增
一
對
幸
福
的
新
人
，
新
添
一
個
嶄
新
的
小
家
了
。
我
從
心
裡

祝
福
這
對
新
人
，
同
樣
祝
福
我
喜
歡
的
新
唐
山
。

紅軍長征一詞來歷
陸茂清

民
族
工
業
最
初
的

﹁
魂
﹂

流

沙

兩代翻譯家的遭遇
馬海甸

番
薯
花
開

梁
惠
娣

去唐山 李 卉

和平新村、和平
飯店、大橋下面

剛住進和平新村
的時候，總有點彆扭
。為啥？這小區的名
字，和平新村。我理
解，凡是叫和平的，

心裡其實是在發虛，和平是一種嚮往，你說
是願望也行。和平的反義詞是戰爭。你說這
小區為啥叫和平新村，還是新村，以前的舊
村呢？估計是被戰爭埋葬了。要不，就是希
望天下太平，不再有戰爭。

囉嗦這多，我這是廢話多多。沒話找話
。在和平新村住下了，也就忘了去找這小區
歷史的事了。說白了，也是無心去找，閒
多好。我這會沒事就想起那部周潤發主演的
電影《和平飯店》，這名字比和平新村要好
，吃喝拉撒，吃是首位的，飯店比新村好。
在和平新村住，有時餓了想吃點什麼，房間
裡卻啥都沒有，那個糟心啊，真是無法向蒼
天訴說。要不，開小賣部的，都有在深夜被
人叫醒買方便麵的經歷呢。還是住和平飯店
好啊。

再說住，中國內地房價現在貴得驚人，
買套房不知得攢錢到什麼時候。這時我想起
美國的搖滾樂隊 「乾紅辣椒」的主唱，發跡
之前住在大橋下面，後來走紅也是因為那張
《大橋下面》的專輯。還有美國涅槃樂隊主
唱柯本，離家出走後也經常住在大橋下面，
據說現在那橋下還有他寫的歌詞和即興畫作
呢。寫到這裡，我琢磨，中國好像還沒有
搖滾樂手有住過大橋下面的經歷吧。

其實我沒想說什麼，但不知怎麼就從和平新村繞到了
和平飯店，然後就到了大橋下面。看來住在和平新村就有
這點好處，瞎繞。之後可以從靠正街的那個被弄彎的鐵大
門的門縫裡鑽進去。那裡是片草地，不太大，沒有什麼樂
隊住，早晨的時候，會有幾個老頭乾吼幾句秦腔。

夜深人靜
多年以前在和平新村，我的睡眠從來都是從凌晨二點

或三點開始。將近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好像很大。也就睡
得不太安穩。總覺得有時候突然一扇門就會自動打開。有
什麼事會發生呢？這麼想就迷糊入睡了。然後猛地被不
知是出租車還是什麼夜行貨車的引擎發動的巨大聲音驚醒
。或者樓下幾個酒鬼在親密地談心和吹牛，他們談論的隱
秘話題被我聽見，之後馬上忘卻。或者是女人罵街的喊叫
，車窗玻璃被砸碎 「」的一聲，估計是出租車拒載酒鬼
之後產生的 「直接反應」。在這時，我有時會想念一個詞
「夜深人靜。」可是在和平新村，想體驗這個詞是非常奢

侈的。
夜深人靜，多麼好。於是，在和平新村的夜晚，我打

開窗子，夏天的小涼風溫軟地吹進來，我把電腦打開，還
有那對小音箱，繼而是古琴大師李祥霆的唱片《宋人詞義
》和《唐人詩意》，緩緩流淌於不大的空間。記得剛到和
平新村的那些日子，愛聽的是暴力反對機器樂隊的生猛之
歌，還有佩蒂史密斯的《馬群》，還有李胡克的布魯斯，
聽的比較雜亂。讀的書就更多更亂了。有陣子竟然翻看起
關於楚國的考古報告起來，不知是想做什麼。好在有看不
完的《米沃什詞典》，有剛拿出來看的胡寬詩集。還好古
琴之韻，風雅在不足十平米的書房兼臥室裡，夜深人靜，
它陪我，在鍵盤的運動裡寫下一些分行文字和胡亂塗抹
的心情。 （銀川筆記之五）

和
平
飯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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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天
了
，
是
記
憶
中
要
下
雪
的
樣
子
，
心

裡
便
升
騰
起
一
陣
渴
望
。

沒
有
雪
的
冬
天
，
怎
麼
能
叫
冬
天
呢
？

我
是
一
個
極
其
敏
感
的
人
，
想
到
﹁雪
﹂

這
個
字
眼
，
腦
海
中
不
由
自
主
就
流
淌
出
一
串

關
於
雪
的
詩
：

玲
瓏
正
六
小
，
玉
碎
誰
作
巧
？

飛
飛
如
情
至
，
素
妝
舞
飄
渺
。

盡
眼
無
塵
埃
，
蒼
穹
空
淨
好
！

怎
忍
踏
雪
行
，
門
前
不
忙
掃
。

﹁有
幸
對
雪
吟
，
桃
紅
飛
冷
腮
。
蕭
蕭
天
涯
客
，
乘
風
描
素
白
。

﹂
太
愛
雪
了
，
愛
到
了
忘
了
自
己
，
忘
了
自
己
是
個
怕
冷
的
人
。
冷
的

時
候
，
心
臟
會
縮
得
很
小
很
硬
，
不
能
呼
吸
！
但
我
可
以
在
雪
裡
呼
吸

，
在
雪
裡
欣
喜
！
人
就
是
這
樣
的
，
是
矛
盾
的
。
恨
與
愛
擠
在
一
個
空

間
的
時
候
，
仍
然
可
以
做
到
相
安
無
事
的
和
諧
；
畏
懼
與
渴
望
相
約
而

至
時
，
不
安
分
的
心
跳
總
是
蠢
蠢
欲
動
！

我
穿
着
厚
厚
的
羽
絨
服
，
站
在
清
冷
的
山
尖
上
等
，
等
雪
的
到
來

！
想
雪
了
！
想
借
它
眷
顧
這
一
世
蕭
條
滋
潤
那
一
世
繁
華
！
想
雪
了
！

就
像
是
想
一
個
久
未
聯
繫
的
朋
友
！

想
雪
了
！ 想

雪
了

劉

文

旖
弄
蝶

黃
康
華
攝


